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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文艺创作审美缘在构成视域之“兴会”说
李天道 1 李尔康 2

（1.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68）
（2.成都文理学院教务处，四川成都 610068）

摘 要：“兴会”于文艺创作中，乃指创作者于无心无意、随缘任性、潜移默化

与不可预知之自然情境下，因目之所及之景而触发，心与物、情与景、意象之间随缘

邂逅、应缘交会，从而兴致盎然，灵感勃发，创作出既充满生机又独一无二之文艺作

品的一种深具民族性、地域性之文艺审美创作“缘在构成”方式。中国文艺学常以“不

经意”“猝然相遇”“不期而遇”“忽然触动”等语汇描绘“兴会”。此亦昭示，“兴

会”乃创作者于特定时段、特定地域，因景生情，其特质在于“偶然”“偶遇”，即

偶然间情境契合、心手相应、兴致高昂，乃创作者情感与物象变迁之感触中，陡然涌

起创作之欲，是谓“随心所欲”，与时境偶然相契。此“兴会”，实为创作者对纷繁

万象之“缘在回应”，猝然相遇，领悟真谛，乃“感物而动，通神而会”，以成高端

作品之构思法门。“兴会”之深层意蕴，在于彰显文艺审美创作之“兴至神会”之感

悟式与随缘任性之触发机制，激发创作冲动，具有不可预设性与不可假定性。

关键词：兴会；随缘任性；缘在邂逅；应缘交感；随缘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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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艺学崇尚审美创作的“缘在构成”，这一理念在中国古代文艺学

史上，具体体现为对“兴会”的追求。“兴”“感兴”“兴会”的精神内涵，以

及“感兴”“兴会”的本义，均是中国文艺学中的核心议题，它们关乎文艺创作

构思过程中情感的唤醒与激发、“心”与“物”的互动关系、兴感与兴会的瞬时

性、偶然性、触发性、体验性以及生命感悟等诸多方面。在这些领域，学者们已

进行了诸多探索。例如，王先霈在《试说“诗人兴会”》一文中，从文艺创作心

理学的视角出发，深刻剖析了“兴会”作为一种情绪状态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1]。

崔海峰则在《王夫之诗学中的“兴会”说》中，专注于阐释王夫之的“兴会”理

论，认为它是对中国古代艺术灵感或直觉理论的精炼总结与深入阐发[2]。邓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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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古代诗学“兴会”论》一文，追溯了“兴会”理论的历史演进轨迹，并

探讨了其在中国古代诗学中的地位与作用[3]。吕颖在《中国古代诗学范畴“兴会”

论》中，从古代诗学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兴会”的丰富内涵，并通过中西诗

学的比较研究，彰显了中国古代诗学的独特魅力[4]。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中

国古代文艺学中的“兴会”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与见解。然而，对于“兴会”说的

理论构成，仍有待进一步探究。运用当代现象学理论中的“当下直观”“面对实

事本身”的方法，深入分析其内涵，以揭示其独特的民族和本土特色，很有必要。

兴会、兴感的“兴”，并非“兴、观、群、怨”之“兴”，而是指因“此在”

所见之景物所触发而“兴情”之“兴”。此处所言“兴”之本义，即起、兴起、

发生、情致高涨、兴致勃勃，其意涵涵盖兴动、起兴、兴会、兴趣、动兴、兴头

等。就文艺创作“兴到神会”而言，它指的是文艺审美创作灵感正在萌生。具体

而言，是文艺审美创作者在山水自然景色中悠然游走，因当下之缘在，即目中所

睹之物、眼前所见之景的触动，感荡心灵，心中陡然升腾起一种诗意冲动[5]。这

种瞬间生发的创作灵感，缘在而兴，直指当下景物。正如晋代诗论家挚虞所言，

乃“有感之辞也”[6]。“感”，即为感发、为缘在偶感。也就是说，“兴”是一

种缘在感发，是偶然间的感触，是不期然间的偶遇，或谓无意间有感而兴、无心

偶合。对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强调指出，“兴”就是一种情感的感发，偶

然间情性兴发，是“睹物兴情”[7]。即碰巧看到景物而兴发诗情。唐代李颀对此

解说得最为详切，他指出：“睹物有感焉则有兴。”[8]也就是说，“兴”是不经

意间“睹物有感”，是就文艺审美创作活动的动机之偶然感触而言。因此，所谓

“兴”，乃是文艺审美创作活动中的一种“感兴”与“兴会”，其审美特性是自

然而然，自然无为，“以天合天”，以及由此所达成的文艺审美创作境域。这便

是睹物兴情，感物起兴，为“此在”当下之“景物”与创作者之“心目”“磕著

即凑”，从而物我交感、心境相合、情景相融、意象相兼、“心物交融”，以致

达成“‘此在’诗意化存在”。

一、“兴会”随缘偶发之审美特性

“兴会”具有缘在性、偶发性、当下性和感发性。

（一）“遇物感兴，缘在构成”

所谓缘发性，意指“兴会”的生成乃是创作者在当下瞬间，于纯然偶然、无

心无意、不知不觉与不可预知的自然情境中，与景物邂逅触遇而生发。这是对缘

在当下情境的直接体验，心意感发，灵感乍现，从而创作出既充满生机又不可重

复的文艺作品。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云：“标举兴会，引发性灵。”较早地

明确提出了“兴会”之说。晋代陆机在《文赋》中则标举“兴会”为“应感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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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描述其为“通塞之纪”，以“天机”来加以阐释，指出其“来不可遏，去不可

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

流于唇齿”。又说：“吾未知夫开塞之所由也。”[9]此处的“应感之会”“天机

骏利”，堪称对“兴会”的生动描绘，展现了“兴会”作为文艺审美创作构思活

动中最佳契机的内涵特征。

就精妙的文艺创作构思而言，“兴会”的表现特征是“不经意”“猝然”“忽

然”“触遇”等，体现了创作者在某个时段、某个地域遭遇景象，突发感兴，达

到“兴到神会”的境界。这是“偶遇”“偶触”“偶逢”，是心物交感、情适意

合、意象相应、兴致勃发的瞬间，创作者情感与物象交相感触，意兴喷发，诗意

盎然，一挥而就，创构成难以重复的文艺审美杰作。因此，中国诗学认为，在诗

歌文艺审美创作活动中，诗人必须走进生活，走进自然山水，顺应自然，“以天

合天”，即目兴怀，遇景成咏。其文艺审美创作心态特性是自然而然，“遇物感

兴”“缘在构成”，是无心偶合，不经意间寓目入咏，即事兴怀，即景成咏。换

言之，“兴”就是一种因眼前景物的感发、触动而起兴、兴怀，感悟生命奥秘的

过程，以完成文艺审美创作构思。在此“感兴”体悟中，人之心灵自得自由、自

适自在，“逍遥”于天地自然之法则中。于“感兴”之机，瞬间深刻地体悟到天

地间生命的奥秘，从而获得对生命真谛的悟解。人的心灵在自由、自适、自在的

“逍遥”中，由眼前景触发，瞬间豁然开朗，达到“兴会”之文艺审美创作极境。

“感兴”“兴会”之文艺审美创作域的达成，具有当下性、缘在性。

（二）“天机所到，偶然得之”

文艺审美创作中，文艺审美创作者必须走进山间林野，去“触物起兴”，以

达成“兴会”之“本真”文艺审美创作领域。因此，清代诗论家纪昀推举“触事

起兴”的构思方式，认为由此所达成的审美风格“吐属天然”[10]。他评价北宋著

名诗人林逋的《小隐自题》时云：“兴象深微，毫无凑泊之迹，此天机所到，偶

然得之。”[11]纪昀推崇林逋作品那种天然自在的文艺审美创作风格，认为最佳审

美创作追求便是“天机所到，偶然得之”，诗兴闲静淡远，自由无拘，任性而为，

天趣盎然，充满愉悦自然、恬然自得的生活情趣。这样创构的作品“本真”“自

然”，乃是“此在”之自然景色的解蔽，为自然景观及其生命活力之自身呈现。

从中国美学“缘在构成”论的视域看，诗画审美创作对“兴会”域的推崇与

道家美学“道法自然”的构成论思想影响密不可分。“自然”、天然、本然，原

本如此，自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没有外加因素，不加入任何人为造作。万事

万物自在自存、“适性”逍遥、“自生”“自化”“天生”“天化”，自其所自，

任其所任，如其所如，然其所然，任其自然。天地间日月阴阳，寒来暑往，自有

其规律秩序；阴阳交替，日出日落，春夏秋冬，皆是天道自然之体现。而人则应

顺应自然，无造无为，遵循自然之道，以维系万物自成。人性即道性，“道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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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也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方则法方，圆则法圆，无违自然，顺应自然之性，

自其所自，自己如此，不依靠外力，本来如此，保持固有状态、自发状态、原有

状态，“自己”“自身”而“然”。万事万物原本“自己而然”“自身而然”，

人当然应当“是其所是、应其所是”，自然而然，本其自然，遵从“自身”的本

真存在——即自由独立的存在。对于人而言，“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人格”与“诗

意地栖居”正是在这样的审美取向基础上生成的[12]。

（三）自然而然，自在自得

以老庄为首的道家美学主张“道法自然”，认为“道性自然”，人与万物皆

生于道，道性即物性与人性之根本。既然“道性自然”，自然便是道的本质属性，

万事万物、万有大千以及人均源于道，那么，其本性自然亦是道之所然，道即自

然，道性、物性、人性皆归于自然。“道法自然”即道遵循其自身本性，亦即宇

宙间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的“自然”属性，即其原本之性。“自”指自身、自

己；“然”指如此、本来。所谓“自然即道”“道法自然”，便是自其所自，法

其所法，如其所如，然其所然，本其所本，即法其自身。因此，“道法自然”便

是道效法其自身。“自然”即自由自在、自己如此，其本质为“不经意”“不强

制”“无心无意”的浑然天成。道之性为自然之性，故而要遵循顺应自然，便是

顺从天人各自的自然本性。天性自然，物性自得，因此，中国美学认为，审美创

作构思活动要引发性灵，获得兴会，使“此在”诗意化存在，必须走进自然，自

由自在，齐天逍遥，拥抱自然，任我自由，遁循天性，从而达成审美创作兴到神

会，自然天成，创构出真实真纯、本真纯美的艺术杰作。

效法自然，便是无为而造，便是于任心随意、无心无意、随心随意之间，不

经意间，人自身生命之道与万物自然之道相应合[8]。以道合道，由闲体道，由无

体有，以静见道，静中显道，从而超越世俗，通达宇宙生命境域。无心无意，没

有成见，不经意间，于万有万物自生自化、自我生长、自我化育之中，顺应自然，

触事起兴。此体道过程便是“道法自然”，便是循依自然，无为而自然，以在万

物自成态势中起兴而兴会。从而道其所道，“道性自然”，质朴纯真，天然自然，

存其所存。人与万物各循其性，宁静幽远，云闲水远，平和恬淡，静谧灵动，“心

物交融”。整个审美创作构思活动自然而然，达成“天人合一”之境。这其中，

天之道即人之道，万有万物，自然自由，万有自有，自然天成。因任自然而无所

不成，无所不为，故而万物自化，无为而物化，自然自化。“此在”即真，自然

而万物生，天化而万物成。

二、“兴会”之超越性审美特点

触事起兴、即目兴怀，皆蕴含着“此在”的意蕴。当下之事、目前之景，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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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命的本真状态，亦即“此在”，即真。

（一）“此在”触发兴情

兴会中这种“此在”即真，既不是舍弃生命与日常生活，也不是舍弃现象与

个别，而是既离不开感性事物，又不滞于物的审美的超越——是无所待而行，无

视物我之别，忘己、忘功、忘名，物我两忘，与自然化而为一，不受任何约束而

自由自在地优游。所触及的每一感性事物，都看得出超越的意味。触事起兴以体

道的审美观决定了中国艺术风格崇尚“缘在构成”，无心、无意、偶然、油然，

不经意间、意想不到，寓目即事，缘在兴怀，触目道存，体道合道，自然而然创

作出充满生机而又不可重复的文艺作品。

即目兴怀，之所谓即目，即目之所触、眼前所见。即目、触目都是自然而然

的，所谓“自然”，其意就是顺其自然。“自然”，天然，本然，原本而然，不

知其然而然，不加入人为，任其自然。宇宙秩序、天道自然，自然无为，万物自

成，“道性自然”。即如朱谦之在《老子校释》中所解释的，所谓“自然”，就

是《击壤歌》中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

哉！”[13]无拘无束，自在逍遥，心意自得。

“自然”就是不刻意，本其所本，自其所自，然其所然，顺应万有万物自在

自由的存有状态。蒋锡昌遵循《广雅·释诂》“然，成也”的解释，说：“‘自

然’，指‘自成’而言。”这就是说，“自然”，就是自生自长、自由自在生成

自身、成就自己，其生成是自己如此，自存自在。依照老庄美学，作为生命之本

源，“道”与“天道”的存在态势就是本然、天然，如其所天、如其所本、如其

所然。所谓“道性自然”，就是说道的本质属性就是“自然”、本然。即如汉代

河上公所强调指出的：“‘道’性‘自然’，无所法也。”“道”之“性”就是

“自然”，换言之，道即“自然”，“自然”就是道。作为万事万物生成之原初

所在，道生成与构成万物的态势皆属“自然”，不刻意，自然而然。

（二）“无为无不为”的审美态度

此种生成万物与构成万物之态势的意义在于，“自然”是对道生成与构成万

有大千状态的描述。这也就是说，道生成与构成万事万物的生育状态是自在发生

的，即所谓“道任天势”。道是化生万物与人的本原，人唯有以天人一体、天人

不二为信条，尊道贵道。宇宙、阴阳和万象万物皆由道化生而成。道体现在人和

万物之中，即是德。人和万物皆是道生德育，自在自存的。据此，人们推崇“以

天合天”“无为无不为”等道义，旨在提高生命存在的质量。人与造化相感通，

天地造化与山水形神相契合，动合无形，赡足万物，相互融通。通过与山川的沟

通，人之神可感应于山水之灵。山水以形媚道，故圣人“含道”而贤者“味象”。

湍濑潺湲，云霞缥缈，山川蕴含灵气，山以水为血脉，草木为其毛发，山水的形

态正是山水气脉的体现。人山俱化，山人俱忘：人与山水相通，天地即人，道在



李天道 李尔康：文艺创作审美缘在构成视域之“兴会”说

- 106 -

天地万物之中，而人以心契道。

（三）“心物感应”与“心物交融”

兴会的发生与天地人三才同构密不可分，天地人三才相通，交感合一，三者

间的关系相互融通，一以贯之。在兴会体验中，人与山水俱化，心与山水相通，

心物感应，情景交融[14]。心物交相感应，源于心与物之间共同的生命基元“道”。

对此，宋吕惠卿解释得好：“道则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以无法

为法者也。无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15]“道通为一。”

天与人、心与物、情与景之间皆因“道”而同质同构，因“道”而交通交融。因

此，中国诗学提倡“心物交融”说。

在山水诗画审美创作活动中，创作者与审美对象心随物宛转，物与心徘徊，

心与物同构。自然事物本身存在着一种融通宇宙的生命力，与作为五行之秀、天

地之心[16]的人之间存在着生命力的共有互通。心物交通、心物共在、心物合一、

心物互存。人和自然互相融通，浑然天成，物我同构，情以物兴，睹物兴情，“心

物交融”，物我同一，“天人合一”。兴的原初义为兴起、发起，即开始出现。

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云：“兴，起也。”[17]张守节在《史记·乐书》正义

中也解释：“兴，生也。”[18]他们都指出，兴即生，意味着生机勃勃，生意盎然。

正是在此意义上，兴被引用到中国诗学，作为诗性的引发、感发，即兴感、兴起、

兴发，触景生情，诗兴大发。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指出，兴的原初符

号意为诗意的激起、引发、感动[19]。在中国诗学，兴又被称为起兴、感兴[20]。兴

所符指的是诗性创作活动中因外物的感发而产生灵感触动，或谓情感的触动、感

发，是诗文创作动机的生成与感发。宋代的诗文评论家胡寅引李仲蒙语说：“触

物以起情，谓之兴。”[21]

兴在文艺审美创作活动中所指的就是“触物起情”。创作者在登山临水时，

受当下所见山水景色触动，感发情致，起兴、感兴而达成“兴到神会”，完成诗

文创作。即景起兴、寓目感兴，强调审美创作动机的产生为无心感发，偶然兴会。

创作者走进山川自然，直接面对审美对象，自然景物自生自成，自本自根，独立

无待，无时不移。即景、寓目而兴发的审美创作动机，与眼前的山川之美不期而

遇，偶然间触发直接相关。诗画审美创作者对自然眷恋，走进山间林野，体物写

志，把山川草木作为情感载体，情为景动，即景生情，即景而作，即景成咏，寓

目辄书，临景赋诗。万物自生自成，生生化化，生生不息，自然而然，其存在状

态鲜活生动。即目成咏，寓目辄书的诗画作品，往往即景呈现自然生命的鲜活自

在态。创作者唯有无心偶遇，凭借一次次偶然的在场，通过当下之心与物的相互

交感撞击，瞬间进入“天人合一”的超越之境，才有可能偶得。

山川间险峻的山势、蜿蜒的河流、清澈的湖水，如诗如画的景色，其中所蕴

藉的明净之气与自己的生命在有意无意、存心与不经意之间不期而遇，才能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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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情景相生，天人融合无间。在寓目的刹那，情感一触即发，不期然而然地

触发审美创作冲动，心中洋溢着生命情感的气息。当创作者把握住作为审美对象

的山川景色之生命流动的瞬间，山水自然不再是呆板的死物，而是焕发着生命原

发精神的灵动之物，是生命与情感的碰撞，是万物灵气的自然勃发。自然生命的

原发精神直指人心，寓目之下，敏感心灵与自然的生命韵律相互融合，自然景物

真实，触动引发的情感真切自然。当下即事即目，即下的创作，情感景物鲜活灵

动，新鲜活泼，鲜明生动，本真朗然呈现。可见，兴会之“兴”不可捉摸，具有

偶发性、随意性、感发性、缘在性，往往使人的存在成为“缘在”。“缘在”而

在，在其所在，存其所存。

三、“兴会”生发于万物一气，人道一如

兴会的特点是应感而发、因缘而在。兴会之“兴”往往起于万物一气、人道

一如的生命体验之中，于缘在当下，系于天时、因于感触、发于自然、契于时机

而兴会。

（一）“心物一气”而触物兴发

兴会生成于“心物一气”之中，因“气”贯通融会心物。人与兴会之间，构

成一种即时性、因物自然感发的关系。兴之感发源于人因缘触目而心动，生于“道

通为一”“心物一气”所生成的种种机遇之中，经由因缘、因随、因顺等心物、

情景、意象的组合而触发。兴通过因缘实现“天人合一”“心物一气”、触目心

动与即景生情，成为万千流变中的恒常性存在，指向人及其存在的普遍性与永恒

性。在理解人的存在方面，兴的存在观念具有同等重要性。因缘、心物、情景紧

密地凝结成一统，其中的人只是这一连续统一体中的相对中介物。“兴”因缘与

人的存在始终伴随，但心物、情景四者作为不同的因缘，每一个都可以在特定情

况下单独发生或缺席，对人的“兴”存在产生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影响。

由于“兴”因缘而起，人的存在可以看作因缘而在，是因“兴”因缘而起的

缘。在现实中，心物、情景与人于感兴、兴会中以各种可能的组合互相关联、彼

此匹配，越全越好，难解难分。“兴”存在的多样性和变动性源于“兴”因缘的

不同多样以及因缘组合的不同多样。个体的人是多样的。即景起兴，“兴”感发

与存在一体浑融，“心物一气”。其间的心物、情景、意象、神形的感兴与兴会

是本己的、自然的、偶发的，而所生发的生命意旨则是普遍的、永恒的。“兴”

因缘的不同组合所缘构出的，不诉诸人的选择或社会的契约约定，而是因缘及其

感发所缘构出。

人的“兴”存在一体浑融，缘起于人之生命存在的恒常性、永久性。“兴”

因缘只能被人认识和忽视、保持或扭曲，而不可能真正取消或完全改造。它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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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际会、不同境遇下缘构而出，存在于心物、情景、意象、神形的交感构成之中。

（二）“情”本“兴”而起

“触物起情”而“兴”发。根据人的参与构成的“兴”因缘多少，有大小之

分，且可大可小、有伸有缩，又随遇而安。心物、情景、意象、神形之间随机而

成，即随时机成立、边界开放、大同小异。缘在而兴，情本兴而起、与“兴”共

生，将“兴”置于情之感发的动态关系中。“兴”是基于外在性的空间位置和内

在性的心动、情发之上生成的，而非现成性的构建。在此基础上，对心动、情发

所面临的兴发，不仅仅是空间位置的提供以及时间持续性的存在，更在“兴”的

体验中感受到了自身真实存在的一种状态。

所谓“缘在”，在中国美学意义上，又称为当下、“此在”、在此，也即诗

人自身的存在。诗人游历名山大川，置身于溪山之间，崇尚安宁，所见所闻所感，

自然契合。视角融合，有意无意之间，“兴”起于存心与不经意之间。在有意无

意中，不期而遇，没有约定而遇见。心动、情发，意外碰见。

“兴”在平时之涵养精神，而当时则无欲无念，弃脱形体，顺遂事物本然之

性，守道合一，齐于万物，兼怀万物，和于自然。平时间修缮内心，游历中和于

自然，万物自成。“道性自然”，山水林木之存在自然天然，本然油然。宇宙秩

序，己自当然，天道自然，不知其然而然。在诗意化创作中，人要以无所待、任

自然的诗意态度，在山水自然中不加入人为因素，自然无为，任其自然。在方则

法方，在圆则法圆，无违自然，顺应自然，自其所自，自己如此，不依靠外力，

遵循万物本来如此之固有状态、自发状态、原有状态，依循其自身而“然”的原

生态。由此，方能够感发兴会。即当下的心动、情发，“兴”在“缘在”，是“此

在”自身真实存在的个体自由化、本己化的存在[22]。这种“兴”是本己“此在”

自身“自生”“自化”“天生”“天化”的真实存有情态，是“此在”的个体化

本己化体验，是以自身缘在和自由为立足点的真实心动、情发。故而，兴会是情

景合一、天人一体。

对于“兴”，人的态度显然是不同的。“兴”中的心物、情景、意象关系不

是简单的自我与所遇之景物的关系，而是心物、情景、意象的瞬间融汇关系，即

一种基于自身生命延续之上的兴会关系；“兴”的情景构成了一个“于他者之上

的非他”关系。唯在“缘在”中，才能有“兴”的生发。大地朗照着“兴”，在

“兴”状态中构建“天人合一”、情景一体，心动、情发。

（三）情本“兴”而起

情思如潮的“兴”是诗画审美创作的动机和动力。“兴”之起、之感发必须

具有当下“此在”自身的触动，乃至天与人、人与物、情与景、意与象的相互触

发，与一体化、具身化、诗意化的生成。这需要景色、物象，更需要“此在”的

心动、情发，以及“天地人合一”的存在关系，使“此在”（即存在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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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景物在生发意义上聚集与共生。才、性、情、气，驰神运思，“心物交融”的

中介是情，心物皆有情，有其性。不仅人有春秋之感，万物亦然，目既往还，心

亦吐纳。心物交感，万物一气，天地之间，“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三

才皆具“生”之存在。由此，“兴”在诗意化生成中成为生命存在与意义生成之所。

心动、情发是建构“兴”的内在性，而“感发情兴”[23]，使创作者情动于中。

兴会之时，心动、情发，直观外物，自然兴发，瞬间即悟，进入“以天合天”、

以合天心的文艺审美创作境域，深切体验到文艺审美创作对象中所蕴藉的生命之

道，从而在文艺审美创作的“缘在构成”活动中举重若轻地营构出意境。从内在

性来说，这使得“兴会”有了可能性和稳固性。

“兴”的这种“缘在构成”特性与其原初义分不开。最初，“兴”呈现的是

祭拜神灵的歌舞场景，歌舞者一边摆放、陈列贡祭神灵的物品，一边颂赞神灵。

即物起兴、兴到神会、“触物起情”、情牵艺兴。“触物起情”即物起兴之“触”

“即”，是当下直接接触、感触。登山临水间，因接触如画之景色而感触生命情

感，触物生情、触景起意。这种触发源于“此在”偶然所见、所观之事物的色彩、

声音、气味、形态，牵动创作者的情思，打动其情怀，触动其情感。

“触物起情”之“触”，即触动、触发，指当下、缘在、“此在”的触发；

“物”即景物、事物，是眼前、当下经历中所见、所观之景，生发情感、思绪，

“缘在构成”，呈现于诗画作品中，“心物交融”，自然物与人的情感交汇熔铸。

正如《文心雕龙·物色》篇所指：“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杜甫《题郑县亭子》诗有“户牖凭高发兴新”句，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亦云：

“观物有感焉，则有兴。”四时景色、物色不同，创作者的情兴亦异。诗人“凭

高发兴”，方有诗歌审美创作构思。“触景感物，适然相遭”，“寓目成咏”[24]，

直接面对审美对象，自本自根、独立无待、无时不移。审美创作动机的兴发，与

当下、眼前的山川之美的触发直接相关。万物自然而然的存在状态，生生不息的

生育过程，自然生命的鲜活自在，创作者唯有无心偶遇，凭借一次次偶然的在场，

通过当下之心与物的相互交感撞击，瞬间进入天人合一、齐物我的超越之境。

四、小结

“兴会”作为中国古代文艺审美创作的核心范畴，其本质在于主客体因缘际

会的动态生成机制。它是创作者在“无心无意”“随缘任性”的境遇中，与“此

在”景物猝然相触所迸发的灵感契机。这种“缘在构成”的审美特性，深刻体现

了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从“心物一气”的视角观之，“兴会”的生成

源于人与万物的同构共生。道性即自然，心物本相通，故而“触目道存”“即景

成咏”的创作实践，实为“天人合一”的诗意化表达。创作者唯有摒弃功利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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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态度融入自然，方能在“缘在邂逅”的瞬间体悟生命的

本真。这种“当下直观”的审美体验，不仅赋予作品“天然去雕饰”的鲜活气韵，

更将文艺创作升华为对宇宙生命奥秘的契合。当代文艺理论对“兴会”的再阐释，

既需扎根于传统语境的深层逻辑，亦应观照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的方法论原

则。唯有如此，方能揭示其“偶然触发”背后的文化基因——一种以自然为法度、

以缘在为枢机、以心物交感为路径的东方审美智慧。这种智慧，对于突破机械论

创作观、重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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